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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铁拥挤的人群里， 齐红抓住扶
手， 露出了一条条深深的刀疤。 人们瞅着
他，立即躲向一边。伤痕是 23年前留下的，
尽管这样的目光多年来他已司空见惯，可
还是激起了无可奈何的伤感。 他没法和别
人解释，就像一生所经历过的无数事情，总
是始于理想，终于荒诞。

齐红，l米 85左右的块头，不说话的时
候，是一副严肃而戒备的神情，而当他开口
说话，你能感受到他密集的思索。我是通过
一则登在《南方周末》头版的报道知道他
的，在那则报道中，他揭露了道成公司(声
称开创了“医患关系第三方管理”)打击患
者、欺世盗名、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
“不是揭露，而是揭示真相，”齐红纠

正我。在山东一座城市里，我和齐红聊了几
天，其中很多内容没法在这时告诉你们。这
次仅仅要说的是，他从上百名官员的汽车、
办公室或是卧房拆出三百多个窃听偷拍器
材的事情。 这发生在 2011年。

窃听成风
双腿一软， 瘫坐在地， 久久不能说

话———齐红清晰地记得， 他第一次为官员
拆出窃听器时，对方面对结果的反应。那是
他始料不及的，更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名声
在官场上传开了。

熟人才是通行证。 官员们纷纷通过熟
识的朋友来找他检测，拆除窃听偷拍设备。
出于保险起见或是觉察到某种异常———比
方说， 妻子得知某个秘密行踪、 领导讲话
“话中带话”，他们都会找到齐红。 最忙碌
的一周，他拆出了四十多个。

这段神奇的经历起源于一次饭局。 一
名来自山西的官员带来了“官场窃听成
风” 的信息———官员们广泛使用间谍设
备，彼此刺探，抓对手把柄，由此副职立刻
升为正职……
“现在我们见面都要拥抱， 趁机摸摸

对方身上是否带设备， 重要话得去洗浴中
心谈，”他说。 这让在座的人震惊，在山东
一带， 这样的现象前所未闻， 他们纷纷感
慨———人心是不可靠的。

齐红思虑得更多，“公务员队伍相互
收集黑材料，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他还对
朋友们说：“我要对你们的安全做个检测，
我想想办法，你们等着吧……”没过几天，
他就找到一套检测仪器。

检测工作先在朋友圈中进行。“焦点”
人物会成为优先考虑对象，就像这一位，手
握审批权力而又锋芒外露的处级干部。
“万一我私生活被发现， 老婆不让我

回家了怎么办？ ”听到齐红提出主动排查，
这位“处级”还一脸轻松开玩笑。 但很快，
他就尝到了沉重的滋味———两个窃听器、
一个针孔摄像头，藏在了办公室的空调里。
“脸顿时煞白了， 直勾勾望着天花

板”，他在两三个小时后才缓过神来，对齐
红说，不可能是家人装的，情人“藏得很深
啊”。

冷静之后是应对。接下来一周，他频繁
拜访上级，给他们送礼，终于得到“点拨”

———某副手能力超群， 应该调去更富挑战
性的岗位。 他豁然开朗，将副手调离。

忧心忡忡
间谍设备来自他们的妻子、情人、同僚

及竞争对手。 在查出前二三十个窃听偷拍
器时，齐红忍不住想：朋友们在一块时，各
抒己见，指点江山，谈起腐败还同仇敌忾。
回归官场后，他们是怎样的形象？又是如何
成为“腐败一员”的？

起初，他还带着了解中国官场、窥探人
性另一面的好奇心。 可当渐渐深入他们的
隐私，他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尴尬。

他谈到一位朋友，一个总是风度翩翩、
侃侃而谈并且见解深刻的厅级官员， 他打
了个比喻———“像国家领导人”。一次闲聊
中， 对方调侃着说：“怎么不帮我检查检
查，看看我是不是好干部？ ”

接下来，又是一串转折。齐红果真在车
上查出了插卡式窃听器， 还看到了一张前
所未有的扭曲的脸，“就好像突然核武器
爆炸，被辐射到了。 ”二十多天后，他找到
齐红，严肃地说：“我承认，我有两个情人。
我马上终止交往!”

可是，他为什么要特意向齐红交代呢？
我想齐红也会有这个窘迫的疑问。 在其他
场合，有人冲他惊呼，老子没有贪污！ 有人
还得表演出冷静。 但齐红并不是愚蠢的观
众，他当时就想，为什么你的反应变得迟钝
而神情忽然恍惚了呢？

至于那位风度翩翩的朋友， 他记得自
己只是难为情地回答，“这是你的私生活
问题，如果她们让你感觉很美好，或是充满
了激情， 你仍然可以继续……甚至你都可
以忘掉有过我这个朋友……”齐红叹了一
口气，补充说，“那是他的自由。”又继续讲
起了一名局长的故事。

与“厅级”不同，这名局长迅速接受了
结果，并断定：情人装了窃听器。 随后他与
情人果断分手。
“太厌恶了，”再提起此事时，局长仍

咬牙切齿。听多了石榴裙下栽跟头的故事，
他甚至怀疑起情人的背景，“是不是被谁
安插在身边的？是不是被利用了？”压抑和
不安之感，长久笼罩着他。

此后，齐红看到了更多。当场大骂某人
是狗背后捅刀子的， 心脏病发作而惶惶不
可终日的……齐红赶到医院， 看对方可怜
巴巴的样子， 却不能主动发问， 也不能劝
导，谁也不愿把问题戳破。

那些没检测出问题的幸存官员呢，能
松一口气吧？ 可不!他们忧心忡忡，成天怀
疑，是不是检测设备不够先进啊？
“要不要告诉他呢”。 慢慢地，当齐红

检测到窃听偷拍器， 他都在心里犹豫一
番———不说，不知他们会走上哪条路？我不
愿看到凄惨的事发生。说了，看到这么多的
表情，得病的、沉默的，我还得去安慰他们。
但安慰的话也没法说， 总不能问你做了什
么、你交代吧、你捐了吧？ ”

还有隐约的怀疑眼神———你这样给我
们检测，是不是有什么不良目的啊？

参加 2012年三门峡市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的考生正在报名

11月 23日， 湖南省新化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县政府网站上发布
《公开招聘事业单位专业人员公告》，公
告中并没有出现给予特定群体加分的规
定。 而此前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发布
的《2012年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公告》中，却有一项“卫生加分”：“对在
我县各医疗卫生机构临时聘用的人员实
行工龄和专业技术职务累计加分。 其中
取得初级(士)职称的(含执业助理医师)
的加 3分；取得初级(师)及以上职称的
(含执业医师)加 5 分；在我县各医疗卫
生机构临时聘用的人员每满一周年加 1
分，工作年限加分最高不超过 5分。加分
加在笔试成绩折合之前。 ”

有考生认为， 这一加分违反了湘人
社发〔2011〕45号文件规定。

记者查阅、比较了一些地方 2006年
至今发布的数百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
公告或简章后发现， 事业单位公招加分
“各自为政”，乱象纷呈。 最常见的加分
类型为“大学生村官”，此外还有“独生
子女或农村二女户”、“退伍士兵”、“退
伍大学生士兵”、“少数民族”、“大学生
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等。

如何规范事业单位招聘加分， 杜绝
人事腐败， 有些省份已提出取消加分的
计划。 另外，也有专家建议，用定向招录
代替加分。

事业单位招考加分引起的争议不仅
仅出现在湖南。近年来，多地都发生过关
于加分的蹊跷事儿。

今年 8月，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事
业单位招聘考试中， 第一名被毕业 7年
还是“未就业毕业生”的第二名蹊跷加
分超越。

2010年，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的事
业单位招聘曾出现 51分额外加分：一名
考生实际笔试成绩只有 44.3分，而额外
加分竟达到 51分。

在网上， 记者也发现了一些考生对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加分情况的质疑
帖。

网友“海晴天”在人民网海南视窗
《百姓声音》栏目以《琼海 2012招聘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存在违规》 为题发帖：
“琼海事业单位招聘卫生系统以及琼海
市卫生监督所公共卫生监督管理存在加
分。我不知道如此加分是否有文件规定，
该不该加以及加多少， 且加分的考生没
有进行公示，加分不加分谁去监督？ ”

一名四川考生以“2011简阳市事业
单位招聘政策性加分的疑问” 为题发
帖：“明确规定政策性加分最高不超过 6
分，可我在简阳市 2011年公开招聘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和机关工勤人员政策加分
登记表上看到， 加分最高居然高达 18
分，请问是否符合规定？ ”

对于各地事业单位招考加分“各为
其政”的现象，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事
业单位人事管理研究室主任李建钟认
为：“不能由行政部门的主观判断随意
性制定加分政策，决策应该是法定化的。
制定政策要坚持民主法制的原则， 既要
有法定授权，也要有民意的反馈。 ”
“公开招聘就是为了实现考试的公

平公正， 任何加分都是对特殊群体的照
顾，也是对其他群体的一种歧视。 ”李建
钟告诉记者。

（据《中国青年报》）

在其他场合，有人冲他惊呼，老子没有贪污!有人还
得表现出冷静。但齐红并不是愚蠢的观众，他当时就想，
为什么你的反应变得迟钝而神情忽然恍惚了呢？ 身不由己

不可避免，“凄惨的事情”发生了。 查出
窃听器一周后，他的一名朋友(国有资产管理
部门的主任)，因涉嫌受贿，被“双规”了。

在齐红的描述中，这位主任讲原则，待人
和气，厌恶亏欠他人，是吃顿饭都要抢着买单
那种人。 他提出帮他检查检查。 因为，“他在
工作中不容易跟坏势力同流合污， 又处在一
个重要的位置上， 很多势力包括他的上级很
难通过他来获得更多利益”。

当时，齐红就对他说，你很容易被看作危
险的异己分子，一块利益集团的绊脚石。对于
这一警告，“主任”只是再次强调“原则”的
重要性。

然而，与这反应不相匹配的是，当看到齐
红从办公室的台灯下揪出窃听器后， 他陷入
了沉默。
“不是愤怒而是沉默，”齐红用尽管看透

世事但依然失落的口吻说。
那时“主任”已经在监狱了。“只收过一

次钱，就出事了!”他愤怒又哀怨地断定，窃听
是一个预谋，行贿是一个陷阱，为的就是除掉
他!

一切都已不可挽回。 齐红说，那次见面，
他得知，仅在拆出窃听器一周后“主任”就出
事了。他还说主任之所以受贿，是因顶不住压
力，是因他意识到一直都没与局长一致，而惟
有一致，才能让上面和下面的人顺畅地“办
事”，因而“主任”后悔了。并不是后悔受贿，
而是“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早堕落，和他们一
块。这样能不能查出我还很难说，因为大家都
会互相掩盖”，他说。

齐红曾为此感慨良久，随后他发现，“主
任”并不是“孤岛”，他眼中的正直人一名大
学校长，也被安上窃听器了。在他那些愁苦的
朋友中，校长是惟一保持冷静的人(但齐红又
怀疑也许是演技太好)。 校长只笑笑说，谁能
对我这样呢？是党在考验我吗？还是单位其他
的同事在观察我呢？
“谁对他使用这些东西？意图是什么？如

果这样的一个人被搞掉了，另一帮人上来了，
这个单位会是什么样？ 在我们官场互相斗争
中，这样的手段扩大化以后，会普遍引起官员
们一种怎样的心态？是能约束住他们做事，还
是使他们更加狡猾？ ”

齐红的思考还未找到答案，他又发现，窃
听或是偷拍并不一定来自对手或是“恶势
力”。 即便踏在同一条船上，他们也要接受来
自同伴的考验， 以确保共同利益的安全与稳
固。
“被查出窃听设备后， 他们要第一时间

排查是不是纪委所为， 并通知同伴以寻求共
同的安全和保护”， 齐红说，“就像做错事害
怕受罚的小孩需要去讨好。 他当即变得谦虚
起来。 ”经过一番讨论和缜密调查，这名当事
人确定窃听器来自“防患于未然”的同僚们，
他最终加强了“忠诚意识”，巩固了联盟。
“没事，自己人，”再次和齐红见面时，这

名官员已恢复正常，大家又嘻嘻哈哈地吃饭。
大多数时候， 他们会积极寻求应对的方

案。 齐红由此见识了人性的丰富多彩———有
人终止了地下生活，更加认真工作；有人小心
翼翼，加强信息保护；有人要求给对手反装窃
听监视器； 有人意识到结成联盟寻求庇护的
重要性；有人想到“分权”以壮大自己的人
马；有人则想到，不如为自己找一个“代理
人”……

饭桌上，齐红听到一名局长说：“现在嫉
妒心这么重，又安窃听器，又装偷拍机，说不
定我上下班就有人跟踪；我躺在床上，说不定
就有一个人的眼睛在我头上看来看去。 干脆
这样，我也不掌权了。 但是辞职也不实际，还
涉及到整体利益，还有上级安排的问题呢，不
是那么简单的。那怎么办呢？为了减少嫉妒、
减少别人的攻击， 我把权分了， 就没人恨我
了。 ”
“这不过是自我掩饰”，齐红说，饭桌上

的人都听出了怨言，“没有权力， 还怎么腐
败？ ”（据《南方人物周刊》）

事业单位招考加分乱象：

少数考生加分
超笔试成绩


